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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振淇的父母愉快地接受了邀

请。许部长又问起三爷的身体状况，在

场的韩家人都低下了头……

六十三

三爷出殡这天，韩世诚是孝子，也

是总管。按照三爷的遗愿，仪式去繁就

简，不惊动亲朋好友。 许部长、黎书记

等人都要为三爷送葬， 出殡之前举行

追悼会。

许部长、黎书记、市里的王书记、

县里的刘书记都参加了追悼会， 送了

花圈。韩振淇代表韩家后代讲了话，他

声泪俱下地说：“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是三爷走进鸡棚，开导、劝慰我；又是

三爷， 让我在徘徊的时候坚定了回来

办养殖业公司的念头； 三爷真是为公

司操碎了心……”

小昌妈仰头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听到韩振淇的话，心里特别反感，嘟嘟

囔囔地说：“哼，啥大人啥小孩，就会说

些能话！离开他个肮脏老头，地球都不

转圈了？ ”

旁边的石头娘推了她一下说：“他

婶， 你说哪儿的话？ 活人还跟死人记

仇，人家笑话不笑话！ ”

追悼会后， 众人抬着灵柩缓缓走

出村外，朝淇河岸走去，那里是槐树庄

人最终的归宿地，三爷的大哥、二哥都

在那里等着他，一路上，风不动、树不

摇，大老远就听到淇河发出的悲咽声。

三爷的墓地还是韩振淇选的址，

就在公司南面二百米一片树林里。 韩

振淇说， 希望三爷能继续陪他迎接更

为艰巨的挑战。送葬人到了墓地，灵柩

落入墓坑调正方位时， 总管“媳妇抓

土”的话音刚落，世儒媳妇走到墓坑前

抓了几把土，包在孝衫中。小昌妈也紧

走几步，把孝衫一脱，抓了几把土包上

就走。

所有的人都哭笑不得， 连她丈夫

和儿子也都看不过眼了。

孬牛把哀杖一摔说：“懂点儿规矩

不懂？ 老公公死了，还穿得大红大紫，

让人看不过眼！ ”

大家又是一阵议论。

按习俗， 只有长子媳妇才有资格

抓土，回家后放在香炉里，是对故去老

人的怀念；或是撒在门后，据说可以抓

财辟邪，小昌妈只知道抓财，才没有怀

念三爷的心思。

以后的日子里，一出公司大门，韩

振淇就可以见到三爷坟头上的招魂幡

随风飘舞，它像一个守望者，守望着淇

河上日出日落， 守望着槐树庄的朝朝

夕夕。

六十四

“禽流感”的阴影逐渐散去，淇河

养殖业公司又重新振作起来。 深秋的

一天， 淇河养殖业公司办公大楼刚刚

落成，一位身材苗条、衣着不俗的年青

女子走进公司的大门， 径直走进总经

理办公室。

正在低头办公的韩振淇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由得“啊”了一声，

上前握住了那位女子的手。

来者笑着说：“哟， 你可是握疼了

我，师兄！ ”

韩振淇兴奋异常， 连忙倒茶：“来

之前也不打个招呼？ 喝水。 ”

不速之客正是许含之。

韩振淇见她一个人过来， 有些奇

怪：“你自己来了？ 怎么没同‘狂人’一

块儿？ ”

“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何必要拉

他来？ ”

难道他们分手了？ 韩振淇赶紧改

变话题说：“听许老师说， 你正在读研

究生？ ”

“是。 来看看你，怎么，不欢迎？ ”

“不，不，欢迎，热烈欢迎。 你能在

这里住几天？ 我到宾馆给你开个房

间。 ”

“哎呦，师兄，当老板的人就是不

一样啊，变大方了。 搞事业不容易，每

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师兄要是不

嫌麻烦，就在公司里安排一间房子，我

跟你们公司的女同志同住， 或是住你

家，可以吗？ ”

“那不委屈你了？ ”

“你还记得我爸请你吃饭时，要我

跟你养鸡的事吗？ 我很后悔当时没有

跟你一块儿来创业。 现在过来晚不

晚？ ”

“不晚，不晚，求之不得。那你的研

究生课程怎么办？ ”

“我已经改成不脱产学习了，以后

要跟你同吃同住同劳动。 ”

一晃几天过去了， 韩振淇忙完手

里的活，陪许含之到淇河上玩。他俩穿

过碧绿的树林，迈过软绵绵的绿草地，

到了水流湍急的淇河边。 许含之看着

这远山近水、茂盛的植被、座落在河岸

上的村庄、河中隐隐约约的倒影，一下

子惊呆了，说：“哟，你就是在山水画中

长大的？老天咋不把我降生在这儿？多

美啊！ 我不走了。 ”

韩振淇微笑着说：“不是小瞧你，

你的赞美还不到位。 ”

“还不到位？ ”

“且听我慢慢道来”，韩振淇很自

豪地说———

“淇河是一条诗河、文化河，又是

一条爱河。 太阳出来时， 林中百鸟朝

阳；桑林中、竹丛中，青年男女迎着太

阳歌唱，孕育出一批批诗人和歌手。当

年， 孔子拜谒比干墓后， 站在淇河岸

边，眺望远处的小舟，咏唱出‘寂寂桑

中，巍巍上官，悠悠淇水，相思相恋’的

诗句。《诗经》305篇，诞生在淇河两岸

的作品就有 39篇。

“药圣孙思邈来过，住在淇河沿岸

的山洞中， 熬药的火熏得山洞现在还

是黑的；曹雪芹借他人之口，为大观园

一景题匾曰‘淇水遗风’；《西游记》中

有诗曰‘淇奥园中乐圣王，渭川千亩任

分扬’；罗贯中途经这儿，相中了淇河

的山水，在此写出千古不朽名著《三国

演义》；《水浒传》里的诸多水泊也多受

淇河美景启迪……淇河的神韵、秀美，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她的神圣、伟大吸

引了一代代文学泰斗、 巨匠前来朝拜

观光。

“淇河的美景使高适诗兴大发，挥

笔写下三十首诗； 李白行至洛阳与杜

甫相识，结伴到此来找王维，为这里的

风光所倾倒，李白写下‘淇水流碧玉，

舟车日奔冲’，杜甫写下‘淇上健儿归

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王维写下‘屏

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都是千古佳

句；苏轼、苏辙两兄弟常以竹自誉，驾

船游淇河之后，终生不忘，留下‘唯有

长身六君子， 绮绮犹得似淇园’ 的句

子；王安石也曾写下‘千枝孙峄阳，万

本母淇澳’ ……淇河称得上三里一遗

址，十里一典故，说不定咱脚下就有他

们当年的足迹。 ”

韩振淇如数家珍， 一口气讲出诸

多名人轶事，如同河水中的涟漪，一圈

紧套一圈。

河底的鹅卵石五彩缤纷， 一群小

鱼游来， 许含之伸手从河底摸出一块

石头说：“这块是不是雨花石？ ”

“不是雨花石，而是荧光石，也叫

白火石。晚上拿起俩石头碰撞，会闪出

一道道五彩荧光，还不烧手，比雨花石

还美呢。 ”

“是不是以前人们打火用的火石

呀？ ”

“不是，那是黑火石，这河里也有，

不过现在没有人捡了。 淇河里的鹅卵

石五颜六色，相传，女娲补天用的就是

这里的石头。对了，把你的纱巾解下来

抛进河里， 再捞出来时里面说不定会

有几条小鲫鱼呢。“

许含之说：”还是你脱了衬衣抛下

去吧。 ”说着，她的眼神落在河中一只

红顶白颈的天鹅上，她没有再说下去，

解开了画夹，蹲在鹅卵石上，以膝盖做

画架，笔锋运转，不多时，一幅优美的

风景画跃然纸上。 画上那只天鹅是那

样的夺人眼目，堪称神来之笔。站在一

旁的韩振淇暗暗佩服。

许含之画完最后一笔，说：“老兄，

求你配首诗吧。 ”

“你还不知道我作诗的水平，别贻

笑大方了， 我还是背一首高适隐居淇

河时作的诗吧———

清晨泛中流，羽族满汀渚。

黄鹄何处来，昂藏寡俦侣。

飞鸣无人见，饮啄岂得所。

云汉尔固知，胡为不轻举。 ”

许含之还沉浸在诗情画意当中，

韩振淇说：“你看可乎？ ”

许含之腾地蹦起来：“太好了！ 知

我者，韩公也。 ”

河水静静地流着，两人顺着河岸，

不觉来到了许沟村。 （58）

□戎国强

随着中考的临近， 江西省遂川县部分中学

开始对初三年级在校学生进行分流， 考试成绩

排名靠后的所谓“学困生”被提前分流到中职学

校，甚至被送入当地鞋厂工读。 新华社“新华视

点”记者发现，仅黄坑中学就有 60 多名学生被

“分流”。（详见本报 15日 15版）

未毕业，就“分流”，除了违反教育法，侵害

了受教育者的权利，还伤害了他们的尊严，在这

些才十几岁的孩子心头留下了阴影， 以致有的

“学困生”见了以前的同学都低着头走路。

“分流差生”，江西遂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

是最后一个。 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做一个跟踪调

查，“被分流”，对当事学生的人生产生了什么样

的影响？ 不是所有遭受歧视的人都会成为社会

的敌人，但来自公权力的歧视，往往是催发反社

会心理的第一推手。 我们一面说要稳定，一面人

为制造不稳定因素。 当然，一个曾经“被分流”学

生，如果后来成了一个罪犯，也已经好多年过去

了，谁还会想到反省、追究“分流”的责任？

但这不是“分流”要考虑避免的事情。 相反，

更像是努力的目标。 遂川县黄坑中学副校长钟

文生说， 分流出去的是学习成绩中等偏下一点

的学生。 他说：“学生成绩属于中等以上，或者说

完全有希望考到普通高中， 我们是不能去做他

们的思想工作（指分流），怕耽误他的前途。 ”钟

副校长把学生“分流”成两种，一种是不能耽误

他前途的，一种是可以耽误前途的，或者说本来

就没有前途可以被耽误的。

“分流”有危害，也有“好处”。 黄坑中学初三

年级 2 1 2 名学生，就分流了 6 0 名以上，占 3 0 % 。

如果有 5 0 人升入普通高中，“分流”能将学校初

三年级升学率由 2 3 % 提高到 3 3 % 左右。

靠“分流”分出来的升学率，当然是假的，但

政绩是真的； 政绩又可以转化为各种荣誉与实

惠，最大的实惠是晋升，至于是踩着谁上升的，

就不管了。 于是，人群又再次被“分流”：成功的

和不成功的。

□小珩

新区太行路（淇滨大道路口至淇河桥）的路

灯至少有两年没亮了， 过往司机和行人感到很

不便，可相关部门居然踢起“皮球”，淇滨区路灯

管理有限公司和市公路管理局都说这些路灯不

归他们管。（详见本报 4月 15日 5版）

其实， 早在 2 0 0 9 年 8 月 7 日，《淇河晨报》

（原《淇滨晚报》）就曾以《俩部门点不亮一盏灯》

为题报道了该段路路灯不亮的问题，当时，也是

这两个部门在踢皮球，没想到，这皮球踢了这么

久仍没有落地，而且还不知道要接着踢多久。

据笔者了解，新区太行路（淇滨大道至淇河

桥）段路况很复杂，人流量、车流量都很大，路灯

不亮，过往货车晚上经常一路打着远光灯，刺眼

的光芒“袭击”着对面的车辆或行人，很容易造

成交通事故。 再者，黑灯瞎火的，也容易引发治

安事故。 附近居民对此意见很大，也多次反映，

可路灯“瞎”了两年多了，相关职能部门为什么

也一直“看不到”呢？

《河南省城市照明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城

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包括： 根据年度城

市照明维护资金安排城市照明设施的运行、维

护费用；受理对城市照明设施维护的投诉等。 依

据倒是有，可鹤壁的“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门”

到底是哪个部门呢？ 淇滨区路灯管理有限公司？

听名字，它是路灯管理部门，可该部门的工作人

员说了，这些路灯的产权不属于他们，路灯的日

常管理不归他们管。市公路管理局呢？ 工作人员

也说，他们只负责路面维护，不管城市路灯。 该

段路的路灯原来归淇河桥收费站管理， 后来淇

河桥收费站撤了，现在没人管了。

行文至此，笔者有个疑惑，是否应该在每个

路灯杆上标明负责单位，否则，路灯一旦出现问

题，咱这些小老百姓连投诉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

路灯真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行人、 车辆来来往

往，在路灯下摸黑走，这简直是在打职能部门的

脸，可每个职能部门都觉得打的不是自己。 路灯

不亮了，还有机会点亮，要是因此失了民心便得

不偿失了。

尊严被剥夺，人生被“分流”

路灯“瞎”了两年，职能部门为何视而不见？

理直气壮维权

让商家不敢拒开发票

□李鹏

市民王女士在某服装店消费

后， 服务员说发票只能过两三天再

来取。 王女士两三天后去要发票时，

服务员又说发票还没到， 让王女士

再等等。（详见本报 4月 15日 6版）

经营者要想获利， 靠的是将商

品卖给消费者，从这一点来说，消费

者是经营者的衣食父母。 可是，当消

费过后， 经营者总会找千般理由来

拒开发票。

商家为什么不愿向消费者提供

发票呢？ 此种原因，大家心知肚明，

偷税漏税呀、 商品出了问题可以逃

避责任呀……

尽管税务部门工作人员证实：

每月月初营业部门会到税务局足额

领取当月的发票， 一般不会出现发

票不够用的情况。 商家一旦发票不

够用，可以及时向税务部门申领。 商

家坚持不开发票， 消费者可电话举

报。 但在实际生活中，又有多少消费

者会为了百十块钱的发票费时、耗

力地去跟商家较真儿呢？

要改变这一现状， 只有靠行政

部门加大执法力度， 拿出实际行动

来。 比如，强制性地在每家经营单位

的醒目地方，明示举报电话，一旦接

到举报电话，马上出面处理；若能这

样， 消费者才会理直气壮地站出来

维权。 只要敢于较真儿维权的人多

了， 商家必然不敢继续以各种理由

不给发票了。

孙海潇 图


